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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连式拆迁”株连了谁
本报记者 林 衍

实 习 生 陈 墨

在安徽省太湖县城管局的办公楼里，
副局长陈龙仿佛成了“多余的人”。

在过去的20多天里， 不再有人向他汇
报工作，不再有人通知他参加会议，甚至不
再有人能批准他的请假———县城管局局长

罗志太用这样一条短信回复他：“你现在不
能向我请假，应向指挥部征迁组请假，请你
理解。”

改变陈龙生活轨迹的事情发生在12月
2日。那天上午，正在阅读“创文材料”的陈
龙突然接到罗志太的口头通知， 要求他两
天后到 “县城建设指挥部征地拆迁组”报
到。

“我是被拆迁人的父亲， 也是被拆迁
户，怎么去做拆迁工作？”陈龙当场拒绝。

被拆迁人是陈龙的女儿陈子琳。 她拥
有的房产就在县公安局的家属院内， 一个
建筑面积144.18平方米的二层小楼 。1993
年， 当时仍在公安系统任职的陈龙买下了
这套房子，并于2010年将房产过户给女儿。
现在， 这里住着包括陈龙老母亲在内的一
家4口人。

2012年10月15日， 按照太湖县政府的
规划， 县公安局大院内的60户住宅被列入
征收范围，如今，未拆除的住宅还有4套。其
中，包括陈龙女儿在内的3户人家已经向法
院提起行政诉讼，被告就是太湖县政府。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你们现在是儿子
告老子。”在陈龙向中国青年报记者提供的
几份录音里， 一位已经调离的领导干部曾
这样提醒他， 而另一位县委组织部成员则
明确要求他们尽快撤诉：“你们夫妻二人都
是国家的公务员， 而且都是执法系统的公
务员。对你们的要求和其他人不一样，应该
有更高的觉悟和更高的素质， 应该听组织
的话。相反，不听组织的话，不按照组织的
原则办事，就要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

部分因为这段经历，在接到“前往征迁
组报到”的调令时，45岁的陈龙当即觉得这
是“株连式的报复”。12月17日深夜，四处申
诉无果后， 他选择了在微博上公开向媒体
求助。

“这是我唯一的出路了。”想了许久，不
大会用网络的陈龙让妻子打下了这行字。

“过去你这个干部， 不犯
错误没有组织处分就下不来，
现在通过组织处理能上能下”

在收到调令前， 陈龙曾两次被县委组
织部叫去谈话。4月25日是第一次约谈的日
子。22天前的4月3日，因不服安庆市政府行

政复议决定，陈子琳等4人向安庆市中级法
院提起了行政诉讼。

据陈龙回忆和现场录音， 干部监督科
的一名副科长从头到尾地宣读了一份县委

组织部、县人事局于2009年出台的《关于县
城建设征地拆迁工作中从严管理党员、干
部、职工的意见》。

陈龙向记者提供了这份当年的84号文
件的影印版，其中的第7项明确提出，“在职
干部职工与被拆迁人有直系血亲关系或近

姻亲关系的，应当服从组织安排，积极做好
动员说服工作，如消极应付、敷衍塞责，甚
至说情、包庇、袒护，造成不良影响的，由主
管部门党委（党组）或组织人事部门视情给
予诫勉谈话或通报批评，如仍无效果，视情
给予停职、待岗等组织处理”。

这并不是陈龙第一次面对类似选择。
1994年，县城里重修太湖长河大桥，陈龙家
的铺子正在征迁范围内。那一年，陈龙夫妇
当上公务员没几年，领导来做工作，为了不
让儿子为难， 陈龙的母亲第一个在拆迁协
议上签了字，不到一天时间，十几年的老铺
子被夷为平地。

19年后，45岁的陈龙坦言，“我能在县
里做到副科级，到头了 ”。对于仕途的 “看
淡”也部分成了陈龙维权到底的原因，由于
在“货币补偿”还是“产权置换”的问题上始
终无法与有关部门达成一致， 当了一辈子
执法者的陈龙决定用法律保护自己。

但后来发生的事情令他始料未及。“我
现在被调整了局里的分管工作， 实际上就
是‘被停职’，被‘株连’。”陈龙说。

在这位老警察看来，此次“抽调”明显
违反了《公务员法》中的“公务回避”原则。
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县委组织部常务副
部长郝邵明曾否定了陈龙的指控，他认为，
全县统一抽调30多人到县城建设重点单
位，并非针对陈一人。他在回复中国青年报
记者提问的短信里也否认“株连”一说：“他
连报到都未去怎么就知道是去做女儿的拆

迁工作？”
但记者发现， 在12月20日安徽电视台

公共频道的新闻节目中， 郝邵明面对镜头
作出的回应是，“从那个实际工作的情况来
看，往往有这样亲属关系的，国家工作人员
以亲情的关系，去做拆迁户的工作，往往有
比较好的效果”。

在陈龙提供给中国青年报记者的录音

里，也记录了5月20日县委组织部第二次约
谈他的内容。 这次约谈的时间距离开庭只
有一周。

其中，郝邵明多次提到，“悬崖勒马，回
头是岸”，“三思而行”，“要正反两方面认真
权衡”等劝诫语言，并提醒陈龙：“组织处理
并不只有处分，过去你这个干部，不犯错误

没有组织处分就下不来， 现在通过组织处
理能上能下。这个组织处理啊，与纪律处分
不一样，他的类型多，批评教育，诫勉谈话，
停职，抽调中心工作，调离司法部门，改成
非领导职务，辞职免职降职。一系列的，这
个呢，县委组织部也好，县人社局也好，可
以根据这个事态的变化进行处理。”

记者曾就约谈一事向郝邵明核实，但
他拒绝对此问题进行回应。

“越是在以熟人社会为主
要特征的县城，‘株连式拆迁’
的出现就越频繁”

陈龙的事情被媒体报道后， 在多篇评
论文章中， 写作者在提到他的遭遇时都会
联想到“嘉禾事件”。而陈龙是最近才对“嘉
禾”这个地名熟悉起来的。

2003年7月， 湖南嘉禾县启动占地189
亩的珠泉商贸城项目， 动迁7000余人，县
委、 县政府要求全县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 做好拆迁对象中自己亲属的
工作，否则将停职并停发工资。

律师王才亮当时曾随央视记者前往现

场，他清楚地记得，到嘉禾时是个大清早，
县城广场的正中间拉了个红布大横幅，上
面贴着“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
辈子”的标语。

在王才亮看来，“嘉禾事件”固然是“株
连式拆迁”的标志事件，但事实上自2001年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修改后，“株连式
拆迁”便屡见不鲜。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1991年出
台，条例中有安置规定，拆迁不仅要给钱，
还要管安置，而且不允许开发商参与拆迁。
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当时地方政府还是靠

工商业税收养活。”王才亮对中国青年报记
者分析说，“但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
土地财政开始形成， 所以在2001年的时候
《条例》修改，取消了安置规定，允许开发商
参与拆迁，这就意味着，经营城市成了地方
政府的指导思想”。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王才亮将“株连式
拆迁” 的手段比作臭豆腐：“闻着臭， 吃着
香。所有人都知道是错的，也不敢直接讲，
因为操作方便，还不用承担什么责任。”

事实上，在“嘉禾事件”后，全国各地又
先后爆出过多起“株连式拆迁”事件。在山
东聊城，40余名公职人员因亲属未签拆迁
协议被通知要“开除”；四川会理县，也曾有
公职人员因不配合政府拆迁做好家属工作

被调离工作岗位、停职和扣奖金。
据王才亮观察，2011年的《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中规定，不能用停水
停电的行为非法征迁，“反倒助长了 ‘株连

式拆迁’与‘黑社会拆迁’这一文一武”。
正因如此， 陈龙的境遇并不让王才亮

感到吃惊。他说，自己手上的拆迁案子有一
半都涉及“株连式拆迁”。而越是在以熟人
社会为主要特征的县城，“株连式拆迁”的
出现就越频繁，“在那种小县城， 相当一部
分被拆迁户都有‘吃皇粮’的亲戚，所以株
连式拆迁的比例高、范围广”。在接受中国
青年报记者采访时， 太湖县委宣传部的一
名工作人员曾承认，“以前也有家属带头做
工作的情况，这次的矛盾更特殊一点”。

“我肯定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
个。”陈龙告诉记者，自己曾有一个公务员
朋友，也做到了副科级，但在一次征地拆迁
中因为做家属工作做得不到位， 一度被停
职，后来，他以辞职的方式与体制决裂，“一
个干部在42岁写辞职报告， 又不是身体原
因，那只能是心被伤狠了”。

在王才亮看来， 即使在全国范围内，敢
于选择站出来公开对抗的“被株连者”也并
不多见。 在他接受委托的株连式拆迁案件
中，绝大部分人都“投降了”，“因为没有条件
抵抗”。印象最深的一回，是一个副县长找到
他，“一开始还想抵制，后来县委书记说，‘你
得起到带头作用’，他就紧张了，投降了”。

“改革的关键点还是在于
未来如何能让地方政府和土地

利益脱钩”

即使在媒体所及的层面， 最近一段时
间里，陈龙也不是唯一一个饱受“株连”之
苦的城管局干部。10月28日，湖南邵阳绥宁
县城管局纪检组长蒋开松因未能说服家人

配合拆迁而被停职， “哪个时候拆好，哪个
时候官复原职”。为此，母亲骂他是“叛徒”，
妻子则险些和他离婚。

头一回在新闻中看到蒋开松的遭遇

时，陈龙还没有收到“调令”，他清楚地记得
自己是“抱着同情看了文章”。

他并没有想到， 自己会在几天后陷入
被调往征迁组的尴尬， 而此时蒋开松则因
媒体介入而官复原职。

“他叫我不要害怕，叫我坚持下去，还
叫我相信媒体。”陈龙告诉记者，自己给蒋
开松打过两次电话， 每一次蒋开松都提醒
他“是媒体帮助了自己”。饶有意味的是，蒋
开松的经验其实来自长沙市天心区教师谭

双喜。在蒋被停职的4天前，谭双喜因婆婆
不配合拆迁而调岗到指挥部， 随即在微博
上求助并引发舆论关注， 继而迫使官方撤
销了调岗决定。

北京大学教授姜明安向中国青年报记

者坦言，目前得到解决的“株连式拆迁”问
题“几乎全是靠媒体曝光解决”。

但事实上， 这些年来全国各地出台的
禁令性文件并不鲜见。

2010年5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在《关
于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

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中，提到对采取
“株连式拆迁” 等方式违法强制拆迁的，要
严格追究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

2011年3月， 中共中央纪委办公厅、监
察部办公厅在 《关于加强监督检查进一步
规范征地拆迁行为的通知》中明确提及，重
点查处的强制征地拆迁行为中包括 “株
连”。

不止于此，湖南省国土厅、陕西省纠风
办、山东省住建厅等下发的多份文件中，都
对“株连式拆迁”明令禁止。

“我对此持谨慎乐观。” 在王才亮看
来， 思想路线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 但在
他的观察中 ， 尽管全国各地屡次发文 ，
却从来没有就此立法 ， 甚至从没有在组
织上认真处理过 “株连式拆迁” 的官员。
他清楚地记得， “嘉禾事件” 中， 5个嘉
禾县官员被免职 ， 但在2010年一家媒体
做的回顾性报道里， 王才亮惊讶地发现，
这几名官员在一两年甚至几个月的时间

里便被重新起用，甚至被调到市里委以重
任。

“官员都有侥幸心理，株连一个人，弄
好了更好，弄不好也不追究，这样株连式
拆迁永远都不会消失。” 在接受中国青年
报记者采访的时候，蒋开松反复强调。

对于这一问题，曾参与多部法律立法
咨询、论证工作的姜明安向中国青年报记
者表示， 日后在土地管理方面的法律、法
规制定修改过程中 ，自己会考虑提出 “加
入株连式拆迁的内容 ”。 但他随即强调 ，
“当然， 改革的关键点还是在于未来如何
能让地方政府和土地利益脱钩”。

而这一切与陈龙的生活还太过遥远。
陈龙听说，最近又有两个人慕名找到

蒋开松。其中一个来自湖南祁东 ，是名57
岁的小学教师， 因为妻女不配合拆迁，被
教育局调到离家60公里远的偏远山区，并
在约谈中被要求保证妻子百分之百、兄弟
百分之九十不去阻工；另一个求助者则是
一名来自江西井冈山的退休医生， 同样因
为拆迁问题 ， 他的两名女儿均被调到乡
下，而两个“吃皇粮”的女婿则以离婚方式
与过去的家庭划清了界限。

12月22日，陈龙坐在窗前整理被县委
组织部约谈的录音。 他的房间临着大街，
街对面是热闹非凡的工地， 有人告诉他那
块地皮“卖了1亿零880万”。

一段长久的沉默后，他突然抬起头说：
“走到现在这一步， 我就是想要个说法，到
底是我错了，还是他们错了？”

证件造假

别以为办假证的总躲在过街天桥和

地下通道， 有时他们就坐在政府部门窗
明几净的办公室里。

新疆库尔勒市一对小夫妻结婚4年
了。 最近俩人去银行贷款买房， 证件都
带齐了， 可工作人员就是不受理， 偏说
他们的结婚证有问题。

结婚证是民政局正经颁发的， 俩人
也不是假结婚骗买房指标， 问题出在结
婚证的纸张上 。 这种结婚证没防伪标
识， 外观粗糙不堪。 当年4000对新人郑
重接过的就是这种高仿版结婚证。

原来， 在2008年到2009年间， 因为
结婚证纸张太硬了， 针式打印机一个月
就得换一次针 ， 已经用坏了两台打印
机。 每台打印机2800元， 两台就是5600
元， 加上换零件的钱……领导心疼了，
办公经费紧张呀， 干脆自行委托外面的
印刷企业制作， 能省不少钱。

“没有经费”， 对于管理者来说这
可是一个万能的借口。 只是， 打印机属
于必备的办公用品， 对于一个并不贫困
的县级市来说， 没有什么理由不支持。
是否有人在用一个谎言弥补另一个谎

言？ 如果这个理由确实存在， 那么当年
的办公经费到底都花在哪了， 让咱们领
导这么精打细算？

媒体报道后 ， 民政局的领导道了
歉， 承诺免费给那4000对夫妇更换正版
结婚证， 还贴心地说快递费也由民政局
承担。 这回经费倒是挺充足， 其实还不
是在用纳税人的钱给他们的谎言买单？
和那些站在寒风里、 躲在天桥下、 防着
警察的“造假者” 相比，他们实在太幸运
了。

学生易容

有时， 资本和权力一发威， 象牙塔
里的大学生就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不久前， 河南中原工学院近百名大
学生参加了学校社团组织的一个社会实

践 ， 他们被汽车拉到某商贸中心工地
上， 那里气球高悬， 横幅招展， 正在举
办誓师大会。 接着， 每个学生得到一顶
安全帽， 实践的内容就是， 站在寒风里
两个多小时， 假装民工迎接领导视察。

这家公司曾经赞助过学校社团的一

些活动， 作为回报， 社团组织者这次帮
他们带来了 “群众演员”。 站在台下的
还有很多其他学校学生， 他们也戴着安
全帽， 都是来为大会烘托气氛的。 公司
给他们付了钱， 或者承诺提供礼品以及
日后的赞助。

联想到两个月前， 贵州大学生被要
求冒充特警和保安， 参与政府组织的违
建拆除， 半天劳务费80元那件事， 只是
在寒风中站一站已经算很轻松的 “实践
项目” 了。 只是， 为什么权力和资本的
手总是伸向这些无辜的学生？

这件事被媒体曝光后， 公司忙着澄
清， 当天台上没有一个党政领导。 学校
说， 这事他们根本不知道。 每个人都忙
着撇清自己的责任， 没人向那些被伤害
的无辜学生道歉。

在他们眼中， 这些学生只是一件性
价比高的物品， 一群听招呼的被管理

者， 所以他们才敢按照自己的需要， 任
意摆布 。 要知道 ， 这些力量微弱的群
体， 不只学生一种。

老人说谎

又一个老人当街说谎了。
辽宁沈阳一个下雪的冬日里， 60岁

的王福顺倒在电动车前， 一个裹着羽绒
服的小伙子试图把他从地上搀起来。 老
人、 摔倒、 电动车、 小伙子， 听上去就
糟心， 因为这个组合总是与谎言纠缠在
一起。

果不其然 ， 这个老人也撒谎了 ：
“我没事 ， 我是退休干部 ， 我有医保 ，
你走吧。”

事实上， 王福顺的一条腿都被撞麻
了， 几天后还有淤青。 王福顺不是退休
干部， 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小区保安， 月
薪1750元。 王福顺没有医保， 事后他花
20块钱买了盒芬必得， 又花1块钱去澡
堂泡了个澡 ， 缓解疼痛 。 况且相关规
定， 应由第三人负担的医疗费用， 根本
就不纳入基本医疗保险的支付范围。

王福顺这么说， 只是为了给年轻人
解围。 同事说他太老实， 干嘛不趁机讹
点钱， 少说也能有二三百元， 人家没被
撞着的都能捞一笔。 老人说自己一辈子
没坑过人， 不能这么没底线。

直到记者在出租屋里找到他， 这个
善意的谎言才被揭穿。 网友说他是 “中
国好大爷”， 媒体抓到了 “正能量” 的
稻草， 这次的谎言， 让在黑暗中互相撕
咬的人看到了一丝光亮。

可是， 不能光把社会和解的希望寄
托在这些无力者身上吧。 倒是该好好想
想， 为什么老人、 摔倒、 电动车、 小伙
子一出现就会带来谎言， 不管它到底是
善意， 还是故意。

王晶晶

弃婴案里只有受害者
陈 卓

女婴被发现于窨井里，浑身赤裸，早已
死亡。从温暖的子宫到冰冷的地下，孩子停
留在世上的时间很短， 短到认不出自己的
妈妈， 更来不及弄明白谁该为她短暂的生
命负责。

10月10日晚上，在同居男友家中，江苏
苏州90后女孩尤某生下这名女婴， 随后母
女二人被送往医院。此前，怀孕的事实一直
被小心地隐瞒着；此后，坐在出院返家的出
租车里，她决定丢掉这个孩子。原因是，担
心这个和前男友所生的孩子， 影响与现任
男友的幸福生活。

无可置疑的是，遗弃婴儿触犯刑法。在
法律的叙述中， 谁该为女婴的悲剧负责一
目了然。批准逮捕前，当地检察机关还依法
启动精神病鉴定程序， 确认尤某具备完全
刑事责任能力。

甚至，无需严格的程序，随着新闻的广
为传播， 这个年轻的母亲早已在法律判决
之前被推向了道德的法庭。“虎毒不食子”，
“没人性”，“直接拉出去枪毙”，被激怒的人
们直接对这个年轻妈妈宣判。

如此随心所欲地剥夺幼小的生命，人
们的愤怒不难找到共鸣。但是，法律之外的
道德审判却不应如此简单粗暴。 狠心的母
亲固然应受到舆论的谴责和法律的严惩，
但我们还需要追问， 母性的慈爱本应扎根
心底，是何样的土壤，才会让她丧失人性、
母性，并最终结出恶之果？

要回答这个问题，或许，在道德的审判
庭里， 暂且可以让狠心的母亲和悲惨的弃
婴一起站在受害者的席位上。

此时， 与尤某一起站在这里的不止一
位。12月17日， 在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一名大一女生在厕所产下男婴。然后，她把
孩子留在冰冷的地面， 自己像往常一样去
上课。直到宿管人员听到哭声查看，孩子才
被送到医院。

当这些正处校园中， 或者刚走入社会
的年轻妈妈，作为受害者站在审判庭上时，
第一个犯罪嫌疑人首先露出尾巴———青春

期性教育的缺失。
在中国， 性教育一直是课堂上羞于启

齿的内容，虽然其间不乏专家推动，并早已
被写入政府的红头文件，但缺乏教材，没有
师资，都使各地实际推动情况不容乐观。

根据2010年发布的中国青少年生殖健
康调查报告，我国未婚青少年中，约22.4%
曾有性行为， 其中超过半数在首次性行为
时未使用任何避孕方法。在沈阳一家医院，
“梳齐耳发，满脸学生气”的16岁女孩儿，甚
至把无痛人流当成避孕方法。

但这个犯罪嫌疑人并非单独作案。按
照正常的观念，学校担负培养人的职责，它
的首要任务是教学生怎么做人， 其次才是
传授知识；学校应当是良知的守护者，它培
养的人应该有独立人格、 人文关怀和法治

精神。而如今，技术主导了社会进而主导了
教育，人文熏陶在校园的缺失，正是弃婴案
中残忍和冷漠的扎根之处。

当学校责任缺失， 伴随左右的家庭本
应及时上位。 可现实是， 无论云南的大学
生， 还是江苏的尤某， 都成功地瞒过了家
人。发现问题尚不能论，更何论通过家庭教
育解决问题？缺位与不作为，让这些家人至
亲，陪同未能完全尽责的学校，一起作为嫌
疑人站在少女妈妈对面受审。

当然， 有朝一日， 在与性有关的问题
上， 学校教育和家庭关怀或许都将及时上
位，但不用奢望少女妈妈会就此绝迹。即使
在被当做性教育范本的北欧， 少女怀孕的

案例也不绝于耳。只是，保守观念在中国造
成的特殊国情成了帮凶， 让这些少女妈妈
面临更大的压力。

比如，12月22日， 在辽宁中医院住院部
的产房门外， 面对刚刚产子的17岁女孩儿，
她母亲抱怨：“这事情也太寒碜了，现在怎么
办啊？要是个男孩还好送人，女孩谁要啊？”

或可比照的是，在英国，怀孕的少女可
以由教育局出钱请家教直到她生完孩子回

到学校。16岁以下的少女在抚养婴儿的过
程中可以得到地方社会服务机构的各种帮

助。16岁以上的年轻妈妈则可以申请失业
救济、婴儿补贴和住房补贴等。进一步，政
府还在酝酿政策，鼓励单身妈妈走出封闭，

融入社区。
国外的经验难于移植。 弃婴岛在全国

各地铺开尚且步履艰难，“是否会鼓励弃婴
行为”的质疑从未间断。不难想象，当社会
只剩下如那名母亲一般对女儿未婚先孕的

羞耻感，而缺少机制性的帮扶措施，无助中
的少女妈妈会更倾向于何种选择。

在道德的审判庭上， 尤某在婴儿哭声
中离去的冷漠让人震惊乃至憎恨， 不愿把
她放到被害的位置。但是，当那些有着同样
遭遇的尤某们一个接一个地走入这个审判

庭，难道不应该暂时放下谩骂，擦亮眼睛看
一下， 到底是哪只手把她们推向人性的边
缘？

款 待
12月23日，贵州威宁 ，管护员臧

尔军与儿子在为越冬鸟类搬运粮食。
为了让前来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越

冬的5万余只候鸟不挨饿， 当地政府
和草海管理部门拨出专款，购买了50
吨贮备粮为候鸟过冬食用。

杨文斌摄


